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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范围内学习汉语的人数
上升，对汉字感兴趣的海外中文学习
者也逐渐增多。在这样的背景下，怎
样科学、系统、富有感染力地将汉字
介绍给海外中文学习者，是国际中文
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汉字记录了中国的历史、社会变
迁、民俗等，被视为中华文化的“活
化石”；同时，汉字也反映了中国人
的思维认知和价值取向，既是中国传
统文化的载体，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
化的重要构成内容。汉字字形本身传
递出来的意思、汉语词汇引申发展的
线索以及基本规律等都是学习者特别
感兴趣的。

众所周知，汉字的本质属性是表
意性，这是汉字区别于其他文字的重
要特点。

在笔者看来，开展汉字教学的前
提之一是要充分认识到汉字的本质属
性。所谓的“本质”，既是从汉字作
为自源性文字本身的性质出发的观
察，也是从汉字与其他文字对比之
后得出的结论。比如，在有些甲骨
文中，有对动物形象的摹写刻画。
这种摹写刻画，有的是整体的，有的
是局部的。正是这种区别性特征，使

其所记录的词义可以形象直观地得以
传递。

因此，文字表意性和表音性的区
别，是使用表音文字的海外中文学习
者在学习汉字时出现诸多问题的根
源，这也是我们在汉字教学中值得关
注的。

此外，正确区分“字”与“字
符”对海外的汉字教学意义重大。有
一些在海外从事中文教学的同仁，为
了让学生尽快记住汉字，往往会使用

“俗解汉字”的办法。比如把“饿”
解释为“我”要“吃饭”（饣），把

“渴”解释为“太阳”（日） 很大所以
“ 人 ” 躲 在 房 子 里 想 要 喝 “ 水 ”
（氵）。 这 样 的 做 法 实 际 上 混 淆 了
“字”与“字符”，以致破坏了字理。
就上述例子而言，“我”单独书写是
一 个 “ 字 ”， 但 是 在 “ 饿 ”“ 鹅 ”

“蛾 ” 等 字 中 ，“ 我 ” 并 不 是 一 个
“字”而是一个参构部件，起到示音
作用。

由 此 ， 也 可 以 说 ， 正 确 区 分
“字”与“字符”也是汉字教学该关
注的前提之一。

（作者系北京中外文化交流研究
基地副主任）

日前，2023中国（安阳）国际汉字大会在河南
省安阳市举办，以“汉字世界与世界汉字”为主
题，引发了大家对汉字的再度关注。

汉字是世界三大自源文字体系之一，是传承中
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在国际中文教学中，汉字教学
是重要组成部分。本版约请从事汉字研究的专家、
海外一线中文教师等分享汉字教学的经验和挑战。

汉字的构形单位被称为
“部件”。了解部件位置特
点，掌握部件组字规律，是
提升国际中文课堂趣味性
的有效途径。不少从事国际
中文教学的老师反映，方块
汉字空间架构是字形教学
的重点和难点。

今年，笔者承担马来
西亚本土中文教师在线研
修项目“如何让汉字教学更
有趣”这一讲的教学任务，
授课对象是博特拉大学汉
语水平达到五六级的 50 名
本土中文教师。在教学实践
中，笔者发现，分析部件组
字方式，可以降低学习者认
知、识记汉字的难度，同时
也使得汉字课堂更有趣。于
是，笔者将课程第一学时前
半段教学重难点确定为：学
员探讨汉字字形的拆分与
组合。

课 程 开 始 ， 我 提 问
道：“鼻子的‘鼻’这个字
的字形，可以拆分为几个
部分？”在学生暂无回应
时，我进一步解释说：“如
果写‘鼻’字，字形分为
上、下两部分，还是上、
中、下三部分？”问题一
出，大家开始讨论起来，
都认为要分成 3 部分。可

见，不管是否知晓汉字部
件概念，都不影响中文教
师运用汉字部件分析法，
将汉字拆分。

如果教学对象没有汉
字基础，教授形体相对复
杂 的 “ 鼻 ” 字 ， 拆 分 为

“ 自 ”“ 田 ”“ 丌 ” 上 、
中、下 3 个部分，这样可
以使海外中文学习者初步
了解“鼻”的形体组合特
点。我在讲解之外，还配
合了板书内容——用 3 种
颜 色 分 别 示 范 书 写

“自”“田”“丌”。反之，
如果教学对象具备汉字基
础，可以直接采用母语识
字 教 学 的 偏 旁 部 首 分 析
法 ，也 就 是 将“ 鼻 ”分 为

“自”和“畀”上下两部分，
上边自己的“自”有“鼻子”
的意思，下边的“畀”代表

“鼻”的读音。
依 据 备 课 的 整 体 思

路 ， 学 员 感 知 鼻 子 的
“鼻”可以采用三分法或二
分法，其实质就是对汉字
部件拆分层级性的感知。
依据这个思路，笔者又带
着学员们学了“息”字。

有学员发现，“畀”字
和计算的“算”字有些像，
就此，我进一步引导学员

了解“箅”和“算”的相
同相异之处，课堂讨论热
烈起来。

在之后的课程拓展环
节，我板书病字头“疒”、
竹字头“”，并用紫色分
别在“疒”里边和“”下边
加上“畀”，同时请大家试读

“痹”和“箅”这两个字，学员
们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大
家通过这节课也明白，以上
两个字表示读音的部分都
是“畀”，表示意义的部分是

“疒”和“”。因此，“痹”的
意思是像生病一样麻木，比
如“麻痹”；“箅”是起到间隔
作用的器具，比如蒸馒头的
竹箅子。

通过这节课的讲解，
我发现汉字字形教学是培
养海外中文学习者按照上
下、左右、内外位置，将部件
变化组合的趣味性过程，也
是从部件形体教学梯度对
接偏旁部首形音义多维训
练的必经阶段。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
注重和学生的互动以及对
学生的引导，可以提升汉
字教学的趣味性，让学习
者感知汉字的魅力。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教授）

两年前，一位出版界的朋友请我
为她编辑的一本跟甲骨文有关的童书
把关。实话实说，书稿问题不少。编
辑朋友甚为惶惑，我把修改建议交
给她之后，书稿的命运如何我没有
过问。前几天，朋友又跟我说起这
本书，说销量很可观。虽然我知道
近年甲骨文关注度颇高，不曾想竟
如此火爆。

细想也不奇怪，甲骨文是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无论是谈汉字源
头，谈中华文明，还是谈人类文明发
展史，甲骨文都无法绕过。就海外中
文教学而言也同样如此，教中文怎
能不谈甲骨文？

中文教学不能不讲汉字，讲汉字
不能不讲甲骨文，道理十分显豁，没
有谁不明白，这大概也是此类普及读
物热销的原因。

除了汉字源头的回溯，文化根
脉的梳理之外，对海外中文学习者
来说，甲骨文也颇具磁性。我的一
位法国朋友，一辈子不结婚，说她
嫁给汉字了，她妈妈称这位朋友是
她的“中国女儿”。我曾经好奇地追
问：“当初，什么机缘让你做出这样
的选择？”她说：“在读高中时，有
一天我偶然看到了小篆‘休’字，
这个字像一个人靠在树下休息，当
时 感 觉 中 国 文 字 太 有 意 思 啦 ！ 于
是，我决定学习中文，把一生献给
汉字研究。”

外国人学习中文的初衷可能各不

相同，然而，像我这位朋友这样被汉
字吸引做出人生重大抉择的绝不是个
例。这一切看似偶然，其实也有某种
必然。

法国汉学家汪德迈把中国表意文
字称为“图形文字”，甚至径称为

“图形语言”。依此，甲骨文更应是
“图形文字”“图形语言”了。晚清著
名古文字学家孙诒让在谈象形文字时
说：“盖书契权舆，本于图像。”也就
是说，甲骨文、金文中的象形文字，
既是文字，也是图像。

甲骨文中的象形字既有抽象的
语言属性，又有具象的图像属性。
汉字图像“能说故事”，前面讲到小
篆的“休”字就是例子。甲骨文图
像的自我描述更生动，更精彩。如

《甲骨文合集》 10405 片有个“车”
字，能明显看出是折断了车轴，两
个车轱辘分了家的样子。面对这样
的“图形语言”，哪怕你对甲骨文了
无所知，相信也能猜出七八分。

正像孔子说的那样：“知之者不
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兴
趣是最好的老师，甲骨文如此有趣，
如此神秘，具有唤起各种情感潜力
的巨大优势。对于从事海外中文教
学的工作者来说，如何正确解读甲
骨文，如何快乐地分享古老的东方
智慧，无疑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
重要课题。

（作者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
授、中国文字博物馆学术委员）

汉字的形态、意义在漫长的演化
中积累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海外学生
在学习这种具有表意特征、形音义一
体的文字时常遇到挑战。可以说，汉
字是国际中文教学尤其是中小学中文
教学的难点之一。在阿联酋，中文

“百校项目”在汉字教学领域从教
材、教法、活动等方面进行了诸多有
益探索。

首先，《跨越丝路》 是中国教育
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与阿联酋教
育部联合开发的本土化中文教材。教
材重视汉字教学，专门开辟了汉字讲
练版块。教材以实用为要旨，字意呈现
图文并茂并注意书写方法提示，力求
简单易学。例如“风”字的讲解，图文结
合，不仅形象展示了“风”的意思，还展
示了其字体演变过程。

随着学生中文水平的提升，教材
在汉字输入上逐渐加大力度，从单字
讲解进入“批量生产”——从部首角
度将出现过的汉字集中起来讲解，让
学生不仅了解了汉字理据，还能举一
反三，使得看似艰深难懂的汉字变得
容易理解，学有所据。

其次，阿联酋“百校项目”教师
在进行汉字教学时努力尝试科学而有
趣的方法，寓教于乐，让学生“玩转
汉字”。

在一次深入课堂时，笔者观察到
一名教师用 4 个步骤进行汉字教学。
第一步，通过多媒体课件，让动画小
动物在“桌子上、桌子下”“房子
上、房子下”多次变位，以此学习汉
字“上”“下”，让学生在自然情境中
理解字义。而后通过提问，了解学生
的理解、掌握情况。从现场效果看，
学生们理解正确，回答问题积极踊
跃。第二步，识读操练。第三步，以

“教学工作站”方式组织练习，即根

据汉语水平，让学生进入不同小组参
与不同形式的练习。第四步，采用

“韵律动作操”的方式反复操练“上
上下下，上上上下下下……”学生们
乐此不疲，教学内容在不知不觉中得
到巩固。

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三步骤中，
教师设计了 3 种练习形式——第一
组，根据汉语拼音按笔顺书写汉字。
第二组，识读书写。学生将打印好的
折纸折好，然后分别从两侧识读，从
左侧看是黄色的“上”字，从右侧看
则是蓝色的“下”字，学生们觉得有
趣，也乐于识读、书写。第三组，用
另一种形式的折纸，先识读正面的

“上”字，再折出背面的“下”字，
而后再书写。由于这个折纸游戏稍有
难度，折纸过程如同一场“探险”。
这个工作站形式兼顾了不同学生的汉
语水平，调动了视觉观察、动手制
作、动笔书写等，既学习了汉字，又
锻炼了能力，对学生颇具吸引力，课
堂气氛活跃。

除了课堂教学之外，文化活动是
中文教学的有力补充。在阿联酋“百
校项目”的各类活动中，汉字展示常
是亮眼主角，成为阿联酋学生进一步
认识汉字、理解中国文化的桥梁。比
如，在一次文化展示活动中，教师带
领学生以汉字为素材进行创作，从花
体书写到扇面题字，从汉字剪纸到汉
字绘画，形式多样，引导学生阐释字
意，并理解其背后的文化意蕴，这些
创作令学生兴趣盎然，意犹未尽。

在阿联酋，汉字不仅仅是中文教
学的组成部分，还拓宽了学生视野，在
中阿文化交流中发挥着独特作用。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国际文化
学院副教授、阿联酋教育部中文专家
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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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丹华文化教育中心课堂上，胡穗娟老师 （左一） 在给孩子们讲汉字。
荷兰丹华文化教育中心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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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荷兰丹华文化教育中心的
教师，如何让华裔儿童喜爱并轻松
地学习中文是我一直探索的课题。
学校从2007年9月开始，为提升学生
的汉字认读和阅读能力，新加了郭
保华教授编写的 《中华字经》 作为
教材，教学成效显著。

从2012年9月开始，我担任“中
华字经”班的老师，在这 10 多年的教
学过程中，总结出一些能让华裔儿童
有效学习中文的经验。

首 先 ， 在 “ 中 华 字 经 ” 课 堂
上，采用互动教学模式。比如，我

会模仿各种小动物的声音，同时配
合肢体形态和孩子们进行互动。我
也会让孩子们采用互帮互助的交流
方式。比如，在一次“认字卡，读
一读”的练习中，4 岁的朗朗拿到

“枫棵紫檀”的字卡不会读，我就请
平时识字能力较好的朝朝帮他读出
第一个字。朝朝没有直接读字，而
是说：“这个字和树有关，是‘木’
字旁，右边是一个‘风’字。”朗朗
一听，马上读出了这个字。在这个
过程中，孩子们不仅分析了汉字结
构，还加深了友谊。

其次，在教学过程中，《中华字
经》和传统教材《中文》互为补充。

在“中华字经”班新生入学初
期，不少家长有这样的疑问：“学习
了快速认字，孩子们如何在平时阅
读中运用？”

认识汉字是中文阅读的基础，
在对 《中华字经》 和 《中文》 课本
的教材分析和教学实践中，我发现
两者之间的教学存在互相迁移整合
的关系。比如，学习完 《中华字

经》 的 《名人》 一课后，学生们又
学了《中文》第三册第2课的《去书
店》。当孩子们读到“我拿了一本

《安徒生童话故事》 看了起来”这句
时，不少学生举手说：“老师，我们在

《中华字经》中学了‘童话’这两个
字。”再比如，在我教《中文》第9课《蔡
伦造纸》时，在老师范读了一遍课文
后，孩子们可以简单复述文章内容，
也知道造纸术是蔡伦发明的，活字印
刷术是毕昇发明的。这是因为“蔡伦
毕昇”4 个字在《中华字经》的《文化》
一课已经学过，而且我通过多媒体图
片给孩子们讲述了造纸术和活字印
刷术的发明过程。

此外，我还将 《中华字经》 所
学的汉字进行延伸。比如，在教完

《中华字经》 的 《山水》 一课后，除
了让孩子们分析字形结构，我还让
孩子们学儿歌 《山青青》，巧妙地将

《中华字经》里的内容延伸到课外。
最后，将 《中华字经》 所学内

容和生活实践结合起来。
对华裔儿童来说，从认识汉字

到运用汉字，需要一个很长
的过程。《中华字经》 涉及
的领域很广，不少内容可以
在生活中用起来。比如，学
了两年《中华字经》，孩子们
会用“虹霓霞辉”赞美晚霞，
会 对 爸 爸 妈 妈 说“夫 妻 相
敬”，对爷爷奶奶说“寿如松
柏”，他们也知道做人要“纯
朴宽厚”，懂得了“遇事谦
谅”，学会了“尊朋礼友”。

“教学有法，但无定法，贵
在得法”，在汉字教学过程
中，我坚持做好三心”——爱
心、专心和恒心，即对学生要
有爱心，研究教材要专心，探
索教学方法有恒心。

（作者为荷兰丹华文化
教育中心中文教师）


